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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净土的追问

瞿倩梅在其个人画册中有一篇言简意深的短文——

《内心的朝圣》，在文章中她问道：

何处有净土？何处是净土？

怀着这对心灵净土的追问，她去了西藏。

西藏归来之后，她说道：“我再也按捺不住，我要宣泄，

我已经找到了方向。”

读了画家的这一段文字，我既感觉到了画家对艺术的

真贞，同时也看到了她对艺术的悟彻。可以说瞿倩梅是解

决了艺术的精神和灵魂问题了的，凭此她在进入艺术表达

之后，艺术的精神法则就不再成为问题。或者我还可以

这样认为，画家是打开了艺术表达的精神法门了的。

我们知道在当今的世界里，西藏等地域可能是在人

类仅有的净土之一。带着原罪的人类，欲望和私利经迭次

非常不幸的是在现当代艺术领域中将艺术功利化的现象

太过普通，于是使回到艺术的本质和本然，就成为了一个

问题。

瞿倩梅从净土的追问、到艺术的表达和探索、而创

造出的撼动人心灵的作品，使她的生命目的和艺术本质

实现重合。此时，我想将老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与之共享：

精神的高贵是最大的高贵。

人性和女性

瞿倩梅的艺术初读并无女性气和女性艺术的指谓。

它引导人们只能在艺术的通识性上去欣赏之、解读之。这

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或者也是女性艺术创作和女性批

评的一个误区，即是：究竟是人性大于女性，还是女性

大于人性？笔者并无否定凸显女性艺术特征的意思，但需

认识，怎么样地凸显，也不能荒唐到女性脱离人性，甚至

女性否定人性的地步。对于这个问题我十分欣赏著名女性

思想家理安 ·艾斯勒（美）所提出的“圣杯与剑”的概念，

由此她还引义出“人类文化双稳态的动力学理论”。我认

为中国的女性艺术运动和女性艺术批评无妨接触或者学

习一下理安 · 艾斯勒的名著《圣杯与剑》，可能会对女性

艺术和女性批评有所改观。

其实作为个体人的瞿倩梅是女性的，也是很有女人

意味的。但其性格偏向沉静和纳言，这和她的艺术作品

的大气象、大格局形成很大反差。如果粗浅地用“文如其人”

来比较可能有些不解，其实却也正常。我认为这种差异主

要来自她的文化教养和精神气质。她使我自然地想‘静女

其姝’的出典，孟郊在《静女呤》中说：

“艳者皆妬色，静女独 ”。

现世中艳者太多，静女叹少，所以要为“其姝”了。

抽象艺术本体和艺术个性

或许是瞿倩梅在法兰西生活多年的缘故，她的抽象

艺术一开局就没有“本土”抽象艺术家的“意象”特征。

表征中国绘画艺术最高水平的“写意文人画”艺术，

在笔墨结构中，颇多自然流露出抽象艺术的意向，并且往

往是境界和成就越高的画家，其作品中的抽象因素愈显著。

这是否就是抽象艺术的前奏？但中国的写意文人画终竟没

有发展出抽象艺术，这是什么原因，值得研究。我以为

主要是中国人的思想形态决定的，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

纯粹符号思维和逻辑思想都没有发展起来，造成了“四大

发明”只能停留经验的范畴，而不能上升到物理学推演

和科学分析的境界。

从学术归类的角度说瞿倩梅的抽象艺术是结构主义

的，而非意象抽象（半抽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西方

式的抽象，——我十分敏感这种方式的指称，因为它的

后面可能就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标准来了。

艺术为什么要是“某国”、“某民族”的艺术？象索尔

仁尼瑟那样的“人的艺术”和“为人类的艺术”，难道不

是更开阔些 ? 包容性更大一些吗？

瞿倩梅的抽象从整体风格上是沉雄而又深幽，悲概

而又健朗，在抽象的语汇上丰富多变，而对语言的运用则

是神牵意领，游刃于兴致之间，能行之所当行，止之所

当止，如入化境。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瞿倩梅的艺术主导是阳刚之

气，但总有女性的阴柔为底色。尤其她一些作品的悲剧

气息更为一般女子少见，这既是她自身命运的外化，也

是对人的悲剧宿命的深度体悟。这其中有对苦难不平的

体察，又有更高的悲悯情怀，这一点构成了她内心的普适

性价值情怀——按照德国思想家舍勒的思想，这是属于

第一价值范畴的内容了。

在结束此文时，我还想提一点对瞿倩梅艺术的意见，

建议画家在某个时候、每个地方更多的放任一下自己的把

握力，而使作品出现某种“失控”和“非理性”，或许会得

到一些令人惊异的魅力，并给予艺术以更充实的感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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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演化，已经到了背叛自然、疏离上帝、冷漠同类

的境地。所以圣人早就发出警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而西藏就是人类仅存的将精神高举，并试图舍命与

上帝沟通的神圣之所。

“西马”的代表人物，哲人马尔库塞在面对世界的资

本主义、科学主义、权利政治盛行的当今人类，曾提出著

名的命题：他认为艺术比宗教、哲学更忠实于肯定文化的

理想……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与社会冲突对抗中，表现出

的预示着个体的完满和自由得以实现的审美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当今中国，精神的向下运动和情感的

沙化是要甚于人类世界的平均水平的，这就是现当代真

正意义的艺术（包括瞿倩梅）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也正

是因为如此，艺术精神所启示的价值就显得如此的珍贵。


